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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祀用乐与 《豳风·七月》 的形成机制
◇曹胜高

摘　 要： 《周礼·春官宗伯·籥章》 言籥章及其属官四时演奏豳之诗、 雅、 颂，

结合 《礼记·月令》 可以发现， 仲春社祀、 仲秋社祀、 祈年大割、 季冬蜡祭皆在社

中举行。 《豳风·七月》 以物候分段， 所描写的正是四时祀社之场景， 故豳之诗、

雅、 颂乃豳地四时社祀用乐， 为乐官协风作乐而成， 是体现授时布政功能的风土之

作， 自周迁岐之后， 用为周社祭祀音乐。

关键词： 《豳风·七月》 　 籥章籥诗　 社祀用乐　 协风作乐

按照 《周礼·春官宗伯》 记述， 籥章之官 “掌土鼓豳籥。 中春

昼击土鼓， 龡 《豳诗》 以逆暑。 中秋夜迎寒， 亦如之。 凡国祈年于

田祖， 龡 《豳雅》 ， 击土鼓， 以乐田畯。 国祭蜡， 则龡 《豳颂》 ， 击

土鼓， 以息老物” ， 是言籥章及其属官分别在仲春、 仲秋、 孟冬、

季冬演奏风、 雅、 颂， 以应和时令。 毛传、 郑笺、 孔疏亦引此条材

料以解释 《 豳风》 体制及 《 七月》 属性， 并以 “ 一诗三体” 或

“一体三用” 解释之。① 《周礼》 多载礼制， 籥章四时击鼓籥豳， 是

为定制。 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籥章四时龡诗、 龡雅、 龡

颂， 是在什么场所进行的？ 演奏豳之诗、 雅、 颂的用意为何？ 若能

１

❋
❋❋
①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 “乐经形态研究”， 项目编号： １７ＹＪＺＨ００５。
曹胜高，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先秦文学研究。
郑玄注意到了籥章四时用豳之诗、 雅、 颂之事， 从所赋之事上论证 《七月》 乃三者的

合体； 孔颖达觉得 “此篇独有三体者”， 在于 “始为风， 中为雅， 成为颂， 言其自始至成， 别

故为三体”， 意识到 《七月》 分别含有风、 雅、 颂之制； 朱熹确认 《七月》 为豳诗， 可风、 可

雅、 可颂， 显然认为三体演奏方式不同； 黄震 《黄氏日钞》 卷四 “豳风豳雅豳颂” 条指出公刘

居豳之时周仅为商之部族， 何来雅、 颂， 认为豳初无雅、 颂， 彻底否定了将 《诗经》 其他篇目

指定为豳雅、 豳颂的尝试。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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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考证出籥章四时龡诗的场所及其用意， 便能解开 《豳》 的礼乐属

性， 对 《豳》 有一个全面系统的理解。

一、 四时 豳用于周之社祀

《周礼·春官宗伯》 所载籥章及其胥职掌土鼓豳籥， 分别在仲春社

祀、 仲秋社祀、 祈年大割、 季冬蜡祭以鼓为节奏， 吹籥为旋律， 演奏豳

乐， 意在逆暑迎寒。 那么， 这些固定的演奏是在什么场合中举行的呢？

我们可将之与 《礼记·月令》 中的乐时活动进行比较。

第一， 依 《月令》 记述， 仲春、 仲秋之月， 天子及君臣共同参与

的重要礼仪为社祀活动。 仲春月初， 天子便 “择元日， 命民社”， 即在

二月元日， 命令百姓准备祀社。 郑玄注： “社， 后土也， 使民祀焉， 神

其农业也。”① 君民一起祀社保佑农业丰收。 《四民月令》 亦载汉代百姓

于二月祭社： “二月祠太社之日， 荐韭卵于祖祢。 ……顺阳习射， 以备

不虞。” 祀社之礼自周至汉皆有， 周、 汉祀社并不固定于某一日， 常以

天子祀太社之日为准， 举国上下随后举行。 《月令》 记礼仪用时， 一是

固定于某日， 如元日、 上丁、 仲丁之类； 二是不固定于某日， 以物候为

准。 《四民月令》 所言的 “祠太社之日”， 即天子依据物候确定的祀社

之日。 《月令》 言在玄鸟回归之日祀社： “至之日， 以大牢祠于高禖，

天子亲往， 后妃帅九嫔御。 乃礼天子所御， 带以弓韣， 授以弓矢， 于高

禖之前。” 以天子所在之所见到玄鸟回归之日祀社。 《逸周书·时训》

亦将玄鸟至之日定为春分： “春分之日， 玄鸟至； 又五日， 雷乃发声；

又五日， 始电。” 由此来看， 周天子实际是在春分前后祀社， 在春分当

日祀高禖。

《豳风·七月》 言： “四之日举趾， 同我妇子， 馌彼南亩， 田畯至

喜。” 当为百姓举行的祀民社活动。 殷历四之日为夏历二月仲春。 “馌

２

① 《礼记正义·月令》， （清） 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 中华书局１９８０ 年版， 第１３６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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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南亩”， 毛传、 郑笺理解为 “送饭至田间”。① 从周礼来看， “馌” 当

为祭祀方式。 《周礼·春官宗伯·甸祝》 言射猎之后的献兽礼为馌：

“及郊， 馌兽， 舍奠于祖祢， 乃敛禽。” 郑玄注： “馌， 馈也。 以所获兽

馈于郊， 荐于四方群兆。”② 周之郊社、 享祖均有献兽之礼， 《七月》 言

“四之日其蚤， 献羔祭韭”， 便是在二月一大早带着羔羊与韭菜献祀于

神。 周俗 “祭寒而藏之， 献羔而启之”③， 献羔标志春令开启， 万物复

苏， 启之以阳， 于礼为献羔， 于乐为龡诗， 意在迎暑。 《四民月令》 记

载更详细： “二月祠太社之日， 荐韭卵于祖祢。” 社祀当日要荐新于先

祖。④ 祀土地以宰牲为献， 故 《七月》 中的 “献羔祭韭” 与 “馌彼南

亩”， 当为春分祀社的描述。

仲秋亦进行社祀。 《太平御览》 卷五百三十二引 《礼记·月令》

佚文： “仲秋择元日， 命人社。” 郑玄注： “赛秋成也。 元日秋分前后

戊日。” 春分献兽祀社， 以祈丰年； 秋分赛祷报社， 以庆秋成。 汉仍

在春分、 秋分二日祀社。 《汉书·食货志》： “社闾尝新春秋之祠。” 为

春秋举行社祀。 《续汉书·祭祀志下》 言汉官社之祀在 “二月、 八月

及腊， 一岁三祠”， 即在春分、 秋分、 腊日举行社祀。 从汉简记载来

看， 汉在二月、 八月、 腊月三祀于社， 是为公祀； 偶有三月、 九月的

社祀， 为祀私社。⑤ 由此来看， 籥章在仲春、 仲秋击鼓龡诗， 正是祀社

之礼。

春分、 秋分举行祀社之礼， 主要在于调和阴阳。 周制， 天子要在春

分、 秋分举行朝日、 夕月仪式。 《国语·周语上》 载内史过之言： “古

者， 先王既有天下， 又崇立上帝、 明神而敬事之， 于是乎有朝日、 夕月

以教民事君。” 韦昭注言： “礼， 天子搢大圭、 执镇圭， 缫藉五采五就，

３

①
②
③
④

⑤

《毛诗正义·豳风·七月》， （清） 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 第 ３８９ 页。
《周礼正义·春官宗伯》， （清） 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 第 ８１５ 页。
《左传正义·昭公四年》， （清） 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 第 ２０３４ 页。
《礼记·王制》 亦言： “天子社稷皆大牢， 诸侯社稷皆少牢， 大夫士宗庙之祭， 有田则

祭， 无田则荐。 庶人春荐韭， 夏荐麦， 秋荐黍， 冬荐稻。 韭以卵， 麦以鱼， 黍以豚， 稻以雁。”
周制天子、 诸侯有社稷， 而大夫、 士之下者不立社， 其享祖于寝， 祀地于里社。

汪桂海： 《汉简所见社与社祭》， 《中国历史文物》 ２００５ 年第 ２ 期， 第７２—７６ 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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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春分朝日、 秋分夕月， 拜日于东门之外。 然则夕月在西门之外也。”①

春分、 秋分朝日、 夕月， 为岁时祭祀， 意在让百姓顺应时令。 《国语·

鲁语下》 又载文伯之母言： “天子大采朝日， 与三公、 九卿祖识地德，

日中考政， 与百官之政事、 师尹、 维旅、 牧、 相宣序民事。 少采夕月，

与大史、 师载， 纠虔天刑； 日入监九御， 使洁奉禘、 郊之粢盛， 而后即

安。” 认为朝日意在顺阳而耕种， 夕月意在调阴而收敛， 也就是说天子

在春分、 秋分举行祭祀活动的目的， 是明时令而正农时， 带有授时劝农

的性质。

对乐官而言， 春分、 秋分阴阳平衡， 可以用来校订度、 量、 衡。

《礼记·月令》 言仲春之月 “日夜分， 则同度量， 钧衡石， 角斗甬，

正权概”， 可以利用春分之日昼夜均平， 来确定度、 量、 衡的尺寸。

仲秋之月 “日夜分， 则同度量， 平权衡， 正钧石， 角斗甬”， 秋分前

后阴阳均衡， 可以再次用于矫正度、 量、 衡。 《周礼》 所载籥章在春

分之昼、 秋分之夜击鼓龡诗， 正是以音乐应和节令的阴阳转换。 其

中， 土鼓为阳， 籥管为阴， 仲春迎暑， 强土鼓以助阳、 弱其籥息阴，

则暑生； 仲秋迎寒， 强籥以助阴、 弱其鼓息阳， 则寒生。 这样来看，

乐官以乐声应于阴阳强弱变动， 应合四时风气之消长， 确保春行春

令、 秋行秋令。

第二， 孟冬祈年于天， 大割祠社， 是改岁、 报岁最为隆重的祭

礼。② 《礼记·月令》 载： “孟冬之月……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 大割祠

于公社及门闾， 腊先祖五祀， 劳农以休息之。” 孔疏： “天宗， 谓日月

星辰也。 大割， 大杀群牲割之也。 腊， 谓以田猎所得禽祭也。” 孟冬报

社的大割， 便是以血牲之礼祀社。③ 周制， 仲春、 仲秋祀社， 孟冬报

４

①

②

③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 《国语·周语》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７８ 年版， 第

３７ 页。
《礼记·月令》 采用周历建子为正， 以孟冬为岁终， 举行蜡祭， 可知其作于鲁僖公之

后。 鲁僖公之前， 周行殷历， 建丑为正， 《豳风·七月》 便是用殷历， 以丑为正。 参见张闻玉

《古代天文历法讲座》，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 第 ４９—５０、 １０４—１０８ 页。
《礼记正义·郊特牲》： “社祭土而主阴气也。” 见 （清） 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 第

１４４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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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岁末蜡祭皆在社中举行。

《周礼·春官宗伯·籥章》 言： “凡国祈年于田祖， 龡 《豳雅》， 击

土鼓， 以乐田畯。” 其中的 “田祖”， 即社主。 《诗经·小雅·甫田》 中

说： “以我齐明， 与我牺羊， 以社以方。 我田既臧， 农夫之庆。 琴瑟击

鼓， 以御田祖。 以祈甘雨， 以介我稷黍， 以谷我士女。” 是言在方社之

祀时向田祖祈福， 田祖当为社祀时的主神社主。 其中的 “乃求千斯仓，

乃求万斯箱。 黍稷稻粱， 农夫之庆。 报以介福， 万寿无疆”， 正是春季

祈丰收之辞。 《小雅·大田》 又言： “既方既皂， 既坚既好， 不稂不莠。

去其螟螣， 及其蟊贼， 无害我田稚。 田祖有神， 秉畀炎火。” 则是言蜡

祭时的祝词， 期望田祖能够以火焚除虫害。 而 “田畯”， 则是管理土地

及其祭祀的官员， 《七月》 中的 “同我妇子， 馌彼南亩， 田畯至喜”，

在 《甫田》 中又见： “曾孙来止， 以其妇子。 馌彼南亩， 田畯至喜。 攘

其左右， 尝其旨否。” 《七月》 没有具体的语境， 而 《甫田》 则点明了

此事发生在 “以社以方” 的祭祀活动之中， 之后田畯在司啬的陪同下，

以观农事。

《大雅·云汉》 言 “祈年孔夙， 方社不莫”， 孟冬有祈年之事。 《周

颂·良耜》 追述一年耕种、 送饭、 除草、 施肥、 丰收、 纳仓、 祭祀之

事， 其中 “黍稷茂止。 获之挃挃， 积之栗栗。 其崇如墉， 其比如栉。

以开百室， 百室盈止， 妇子宁止”， 是岁末赞颂丰收之辞。① 这样来看，

周族在仲春、 仲秋和岁末皆有祀社之制， 籥章在这三个时间击鼓龡诗与

社祀之制相合。

第三， 从史料来看， 周之蜡祭， 与土地之祀有关。 《礼记·郊特

牲》 言： “蜡之祭也， 主先啬而祭司啬也， 祭百种， 以报啬也。 飨农

及邮表畷、 禽兽……既蜡而收， 民息已。 故既蜡， 君子不兴功。” 周

５

① 孔颖达 《毛诗正义》： “本或 ‘秋’ 下有 ‘冬’， 衍字， 与 《丰年》 之序相涉而误， 定

本无 ‘冬’ 字。” 纪昀解释是 《丰年序》： “ 《丰年》， 秋冬报也。” 而 《周颂·良耜序》 “秋报

社稷也”， 或因牵涉于 《丰年序》 “秋冬报也” 而误作 “秋冬报社稷也”， 衍一 “冬” 字。 此乃

孔颖达根据其对秋冬社祭的理解所定。 其前已将蜡祭与腊祭混淆， 故此所言， 实忽略了孟冬祈

年于社并进行蜡祭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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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蜡祭设先啬、 司啬、 农、 邮表畷、 猫虎、 坊、 水庸、 昆虫八神，

祭祀与农业相关的众神。 郑玄注言： “先啬， 若神农者； 司啬， 后稷

是也。” 蜡祭乃祭祀以神农、 后稷为主的有关土地神， 意在祈求稼穑

不受灾害。① 然蜡祭的性质， 自郑玄认为蜡、 腊为同一活动， 后世多混

淆之。② 《周礼》 所言的 “以息老物” ， 郑玄注： “求万物而祭之者，

万物助天成岁事， 至此为其老而劳， 乃祀而老息之， 于是国亦养老

焉。” 由于其将蜡祭与腊祭混淆， 遂将二者合而言之。 孙诒让 《周礼

正义》 做了进一步解释： “盖谓蜡祭即取息老物之义。 息， 谓息其

劳。 老， 谓送其终。 息老并指万物言之， 与息民之腊祭， 义取息田

夫者小异。 然此息老物之义， 当兼采金说， 通田夫万物而言。” 认为

“息老物” 之说， 重在息万物。 清郭嵩焘、 秦蕙田认为蜡、 腊并非一

礼。③ 蜡祭的对象为与土地相关的神灵， 意在禳除农业灾害， 《礼

记》 系统记载蜡祭在年终举行。 而秦地的腊祭， 祭祀对象为百神，

意在禳除厉鬼及各种邪僻， 常在岁末举行。④ 二者用意不同。 《月

令》 言蜡祭乃 “劳农以休息之” ， 《郊特牲》 言之为 “息田夫” ， 也

就是说以蜡祭为标志， 国家行政由秋收转入冬藏。⑤ 故《礼记》 中的

蜡祭， 更接近于 《周礼·春官宗伯·籥章》 中的 “息老物” 。 冬季

万物收藏， 龡诗以送草木水土各归其本， 勿为农害， 同时按照自然

规律， 对未能归息之昆虫、 田鼠以及其他危害农作物者进行捕杀。

６

①

②
③

④

⑤

孙诒让论， “盖此田祖即先啬， 田畯即司啬， 祈年及蜡祭， 皆兼祭此二神”。 参见 《周
礼正义》， 其以汉制夏至祭地冬至祭天论周之社祭。 但 《四民月令》 言 “又以上亥祠先穑， 先

穑谓先农之徒始造稼穑者也”。 孙论恐非。
荆亚玲： 《 “蜡祭” 考溯》， 《中国典籍与文化》 ２００７ 年第 ２ 期。
（清） 郭嵩焘撰 《礼记质疑》， 载梁小进主编 《郭嵩焘全集》， 岳麓书社 ２０１２ 年版， 第

２０９ 页； （清） 秦蕙田撰 《五礼通考·吉礼》，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１３６ 册， 台湾商务印

书馆 １９８６ 年版， 第 ２５３—２５５ 页。
詹子庆： 《蜡祭小议》， 载朱凤瀚、 赵伯雄编 《仰止集： 王玉哲先生纪念文集》， 天津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 第 ９５ 页。
从礼制来看， “息老物” 与 “息田夫” 用意不同。 《礼记·郊特牲》 言蜡祭时 “皮弁素

服而祭， 素服， 以送终也。 葛带榛杖， 丧杀也”， 主祭者着凶服。 而息田夫时则 “黄衣黄冠而

祭”， 天子与百姓着同色之服， 以示与民休息。 参见付林鹏 《 〈周礼·籥章〉 与周部族的岁时活

动》， 《民族艺术》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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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雅·大田》 描写了 “息老物” 的方式： “既方既皂， 既坚既好，

不稂不莠。 去其螟螣， 及其蟊贼， 无害我田稚。 田祖有神， 秉畀炎

火。” 以火田去除虫害， 燎田以息老物， 蜡祭而杀生， 故此时龡 《豳

颂》 而应之。

由此来看， 籥章四季击鼓龡诗， 合乎周代社祀之制。 他们所龡的

诗， 与 《诗经·豳风》 中的有关内容是否相合？ 也就是说， 《豳风》 中

是否有篇章合于籥章所龡之诗呢？ 我们从 《七月》 入手进行分析。

二、 《七月》 结构与 章祀社的用乐情形

既然籥章龡诗是在仲春、 仲秋、 孟冬、 季冬三个季节进行， 也就是

说其所龡的内容， 一要合乎春、 秋、 冬三个阶段的物候、 行政、 农事活

动， 二要合乎春秋祀社、 孟冬祈年、 季冬蜡祭之礼。 我们据此观察

《七月》 的内在结构， 看其是否合乎一年四季的祀社之制。

据张汝舟、 张闻玉先生考订， “七月流火” 一词， 乃是通过观

察心宿的运行来确定历法。 在黄河流域的地面观察心宿， 有中、

流、 伏、 内四个位置的变动， 正好符合一年四季的变动。 《七月》

采用的是殷历纪时， 建丑为正①， 因此 《七月》 所写的物候， 如三

月为蚕桑、 四月秀葽、 五月伯劳一类鸟鸣、 八月剥枣等， 与 《夏小

正》 基本一致。 其中星象、 物候， 亦与 《月令》 大致相同， 可以看

出 《七月》 《夏小正》 《月令》 皆采用殷历。② 《夏小正》 多言物候，

《月令》 多记行政， 是为授时劝农之书。 《七月》 用歌唱的方式，

结合物候来言农政， 其中有诸多取舍省略之处， 也有反复吟唱之

辞。 若将诸书中的物候、 行政、 农政之事进行比较， 并参考汉代

《四民月令》 对农事的描述， 就能还原 《七月》 授时系统， 辨析其

内在结构。

７

①
②

张闻玉： 《古代天文历法讲座》， 第 １０４—１０９ 页。
张汝舟： 《 〈 （夏） 小正〉 校释》， 《贵州文史丛刊》 １９８３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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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 《夏小正》 《月令》 《四民月令》 物候祭祀对应表

月建 丑正
《七月》
纪时

《夏小

正》物候

《七月》
农事

《月令》物候、
农事、祭祀

《四民月令》
物候

丑 正 三之日
初岁祭

耒
纳于凌阴，于耜

鱼上冰，獭祭鱼。 元日祈

谷，天子亲载耒耜籍田

躬率妻孥，洁祀

祖迩

寅 二 四之日 来降燕 举趾、馌南亩
玄鸟至，祀高禖。 鲜羔开

冰

祠太社之日，荐
韭卵于祖祢

卯 三 蚕月 摄桑 条桑 无伐桑柘。 戴胜降于桑
清明节命蚕妾

治蚕室

辰 四 四月 秀幽 秀葽 劳农劝民
时雨降，可种黍

禾

巳 五 五月

则

鸣。 唐

蜩鸣

鸣蜩，斯螽动股

螳螂生，鵙始鸣。 命有司

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

帝，用盛乐。 以祈谷实

可刈茭刍

午 六 六月 鹰始挚 莎鸡振羽

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
四方之神。 以祠宗庙社稷

之灵，以为民祈福

六日可种葵

未 七 七月

寒蝉

鸣。 灌

荼

食瓜、鸣鵙，亨葵

及菽

立秋之日，天子亲率三公、
九卿、诸侯、大夫，以迎秋

于西郊

祈请于河鼓、织
女

申 八 八月
剥瓜。
剥枣

其获、 剥 枣、 载

绩、断壶

日夜分，则同度量，平权

衡，正钧石，角斗甬
可断瓠作蓄

酉 九 九月 王始裘
筑场圃、肃霜，叔
苴

农事备收，举五谷之要，藏
帝籍之收于神仓，教于田

猎，祭禽于四方

作葵菹乾葵

戌 十 十月 豺祭

穹窒熏鼠，塞向

墐户，涤场，纳禾

稼，改岁，上入执

宫功

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大
割祠于公社及门闾。 腊先

祖五祀。 劳农以休息之。
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

御、角力

培筑垣墙，塞向

墐户

亥 十一 一之日
王狩。
陈筋革

取彼狐狸，为公

子裘

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渊
泽、井泉

冬至之日，荐黍

羔。 先荐玄冥

于井，以及祖祢

子 十二 二之日
虞人入

梁

凿冰冲冲，会同，
载缵武功

共皇天上帝、社稷寝庙、山
林名川之祀

其明日，是谓“小
新岁”，进酒尊

长，修刺贺君师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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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注意到， 《七月》 并非如 《夏小正》 《月令》 那样按时节叙

述， 而是反复叙说。 这种反复叙说， 恰是四时龡诗方式的遗留。 如果我

们按照春秋、 祈年、 季冬祀社活动来观察， 就会发现 《七月》 的叙说

结构， 与之相合。 以 “七月流火” 为引的前三章， 叙述的是七月到四

之日的作息， 从秋分说到春分前后； 中间三章以四、 五、 六月说起， 重

点说的是春分之后的劳作， 说到岁末； 末两章从九月说到季冬， 重点在

于言冬去春来之事。 我们可以根据 《七月》 所言的物候， 将之分为三

个大的段落， 来观察其所涉行政、 农事及祭祀活动。

首先， 以 “七月流火” 为首句的前三章， 从秋说到春， 以四季妇

女的生产活动为序， 言备衣、 采桑、 载绩、 为裳等妇功， 叙述自秋以来

的妇事， 天渐转暖， 是为春季迎暑之辞。

首章言授衣制度下的妇功。 授衣， 毛传言： “九月霜始降， 妇功

成， 可以授冬衣矣。” 孔颖达理解为 “可以授冬衣者， 谓衣成而授之”，

认为是依时令授冬衣以御寒。① 《礼记·月令》 言仲秋之月 “乃命司服，

具饬衣裳， 文绣有恒， 制有小大， 度有长短， 衣服有量， 必循其故， 冠

带有常”， 八月便命有司备冬衣， 九月衣成而分发， 此乃行政之事。

《管子·山国轨》 亦载授衣、 授农具之制： “泰春功布日， 春缣衣、 夏

单衣、 捍、 笼、 累、 箕、 胜、 籝、 屑、 糗， 若干日之功， 用人若干。”

授衣， 实乃提供集体劳作时的服饰与农具， 以确保不误农时。 《四民月

令》 又载二月 “蚕事未起， 命缝人浣冬衣， 彻复为袷。 其有赢帛， 遂

为秋制。” 周、 秦、 汉皆依时制备春秋、 夏、 冬衣服， 是言九月之政

事。 《七月》 首章言九月授衣， 实言秋冬时节妇女备衣之事。 进而写一

月、 二月举家进行祭祀， 是言秋冬家政。 于耜， 即 《夏小正》 所谓的

“初岁祭耒”， 《月令》 所言的孟春 “亲载耒耜”， 故首章从仲秋追述到

孟春， 以孟春籍田开始农事作结。

第二章言仲春祀高禖之事。 《夏小正》 以 “有鸣仓庚”、 《月令》

９

① （清） 马瑞辰 《毛诗传笺通释》： “凡言授者， 皆授使为之也。 此诗 ‘授衣’， 亦授冬衣

使为之。 盖九月妇功成， 丝麻之事已毕， 始可为衣。 非谓九月冬衣已成， 遂以授人也。” 见

《毛诗传笺通释》 卷十六，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９ 年版， 第 ４５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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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仓庚鸣” 作为二月物候， 以 “采蘩” 为二月妇事。 《左传·隐公三

年》 言： “ 、 蘩、 蕰、 藻之菜……可荐于鬼神， 可羞于王公。” 采蘩

实为贵族女子准备祭品。 《毛传》： “采蘩， 夫人不失职也。 夫人可以奉

祭祀， 则不失职矣。” 故 《采蘩》 乃言妇职。 《月令》 《四民月令》 皆

言二月祀高禖于社， 意在祈子。 故 《采蘩》 乃备高禖之祀。 因此 “四

之日举趾”， 实际是言春分日出发到大社中祀高禖， 《月令》 言之为

“天子亲往， 后妃帅九嫔御。 乃礼天子所御， 带以弓韣， 授以弓矢， 于

高禖之前”。 周族居豳时尚未立国， 只能由首领豳公率部族祀之。 其中

的 “同我妇子”， 为周部族首领若公刘、 亶父等率其妻儿一同祀之。 仲

春祀社， 采用献兽之礼， 故 “馌彼南亩”， 即献兽于社。① 高禖掌婚嗣，

故诗中提及女子采蘩时的心情为 “女心伤悲， 殆及公子同归”， 是期望

能够匹配。 钱锺书先生曾言： “苟从毛、 郑之解， 则吾国咏 ‘伤春’ 之

词章者， 莫古于斯。 ……女子求桑采蘩， 而感春伤怀， 颇征上古质厚之

风。”② 他认为 “殆及公子同归”， 乃言有怀春待嫁之意。 其伤悲者， 非

悲其离家， 乃悲其无夫， 这样来看， 第二章乃写女子思春之事， 与仲春

祀高禖之制相关。

第三章言季春养蚕、 纺丝、 制衣的过程。 结合 《礼记·祭义》， 可

知本章所写蚕桑之事并非农家之辞， 乃王室命妇为公子备裳：

古者天子诸侯， 必有公桑蚕室， 近川而为之， 筑宫仞有三尺，

棘墙而外闭之。 及大昕之朝， 君皮弁素积， 卜三宫之夫人、 世妇之

吉者， 使入蚕于蚕室， 奉种浴于川， 桑于公桑， 风戾以食之。 岁既

单矣， 世妇卒蚕， 奉茧以示于君， 遂献茧于夫人。 夫人曰： “此所

以为君服与。” 遂副袆而受之， 因少牢以礼之。 古之献茧者， 其率

用此与。 及良日， 夫人缫， 三盆手， 遂布于三宫夫人、 世妇之吉

０１

①

②

裘锡圭先生认为 “馌兽” 与 “祭禽” 同义， 参见其 《古代文史研究新探》， 江苏古籍

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 第 １４０ 页。 《月令》 载二月 （即四之日） 祀社奉以太牢之礼， “馌彼南亩”
当为描述祀社之礼。

钱锺书： 《管锥编》 第一册，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９ 年版， 第 １３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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